
「……唉…好麻煩啊……」 

 

在婉拒了第五個來向自己邀請共舞的男性之後，絵名難免顯露出了些許疲態。 

 

「託那些傢伙的福，我連塊起司蛋糕都沒辦法好好享用。」 

 

她重新端起被自己數度放置到一旁桌上的碟子與叉子，然後四處張望了一陣。 

 

「……果然還是找個不起眼的角落再來慢慢吃比較好吧。」 

 

物色了一個在大廳邊緣、看起來附近沒什麼人群聚集的樑柱，絵名繞過舞池慢慢地移動過去。 

 

今天是皇宮裡舉辦定期舞會的日子。 

詳細的狀況絵名也不是很清楚，但從父親那裡聽說到似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臣最近晉升了爵位，為

了慶祝所以把這次的舞會辦得特別盛大。 

若是平常，絵名根本不可能來這種地方拋頭露面。身為知名宮廷畫家東雲老師的長女，平時就不乏有許

多急著向她獻殷勤與示好的膚淺群眾——更別說是這種大型宴會現場了，光是剛才那些排隊向她邀舞

的人就已經夠她受得。 

 

「……要不是、因為今天的菜單上有皇室御用甜點師準備的起司蛋糕的話。」 

 

絵名靠著柱子一側，在好不容易獲得的片刻寧靜中，用叉子切下了一小口手上的蛋糕然後送進嘴裡。 

 

「————、……」 

 

無論是入口即化的綿密程度，或是起司的濃郁感與香氣，都不是任何市面上的高級甜點店可以比擬的。

不愧為皇室御用的技師，手藝高明先不說，就連食材肯定也是選用了一般平民無法取得的——說不定

是來自異國產地的起司吧。 

 

「真糟糕……我以後是不是都吃不到這麼好吃的起司蛋糕了……」 

 

光是一口都可以讓絵名回味許久，覺得自己來這裡真是值回票價。她不禁看著盤子裡剩下的蛋糕感嘆

著。而就在她又接著吃下第二口、正在細細品味與陶醉的時候—— 

 

「……你真的是、表情很豐富的人呢。」 

 

——從柱子另一個角落傳出的話語打斷了她的思緒。 

 

「！」 

 



絵名被突然的搭話弄得心裡一驚，但還是很快地吞下嘴裡的食物並收斂表情，盡可能恢復優雅的姿態

看向剛才發出聲音的方向。 

站在那裡的是一位身著靛色正裝的青年。由於幾乎是視線死角的緣故，剛才絵名走過來的時候才會沒

注意到這裡已經先有來客。 

 

「請問……我們在哪裡見過嗎？」 

 

絵名一邊開口，一邊上下打量了幾眼這個又無預警殺出來妨礙自己享用美食的程咬金。 

青年的身材以男性來說是偏向精瘦的，身高也不算高。他有著一頭深色的微捲長髮，束成馬尾垂放在一

側的肩上，瀏海大部分都向後梳去，只有少許髮絲從耳際邊落下。五官長得十分清秀端正，要絵名評論

的話，絕對是可以歸類在「美男子」的分類裡。 

 

「……誰知道呢。是在哪裡見過呢。」 

 

對於絵名的提問，青年沒有正面回應，只是將視線撇到了一旁，一雙紫藍色的瞳孔彷彿放空似的不曉得

看著何處。 

 

「我說你，明明是自己先和人家搭話的，那副愛理不理的態度是怎樣——」 

 

對於打擾了自己之後還這種態度的無禮之徒絵名也不打算跟對方周旋下去了，但此時她突然意識到青

年那令人生厭的模樣似乎有某種既視感。 

仔細回想一下，他剛才說話的聲音也像是還沒經過變聲期一般細膩。即使刻意壓低了音調，但那份聲質

還是能讓絵名從自己的記憶中比對出相似的人選。 

 

「——等等、你該不會是…… 

「……まふゆ？」 

 

「……」 

 

青年沒有應答，但是重新和絵名對上了眼神。 

絵名擅自將這當作是他肯定了自己的猜測。 

 

「你這人……雖然並不意外你會出現在這種場合，但那個打扮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穿男裝？」 

 

在知道對方是自己熟識的人之後，絵名很乾脆地放下了戒心，說完話便又自顧自地繼續吃起了蛋糕。 

 

「……這個樣子比較方便行動。而且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呼嗯——這樣啊。我還以為朝比奈家的大小姐在出席宴會的時候肯定都會打扮得像個精緻的人偶一

樣呢……啊，這個蛋糕真的好好吃。」 

「……」 



 

聽見絵名說的話後，まふゆ的眉間十分細微地抖動了一下。 

 

「嗯？幹嘛那樣看著我？」 

 

然而絵名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嘴裡的美食上，絲毫沒有察覺到まふゆ的變化。 

 

「不。只是覺得東雲家的大小姐吃東西的禮儀真差。」 

 

但まふゆ這句話她可不能當作沒聽見。 

 

「……哈啊？你可以再說一次看看？」 

「東雲家的大小姐——」 

「——好了不用真的再說一次！你根本是故意的吧？！」 

「……」 

 

まふゆ無視了絵名的怒聲，然後再度將目光往遠方飄去。 

 

「你就是這種態度最讓人不爽了……」 

 

絵名氣呼呼地把最後一口蛋糕放進嘴裡，慢條斯理地吞下之後，拿出自己的手帕擦了擦唇邊。接著她走

到稍微靠外的位置，吩咐了一個侍者替自己收走用畢的餐具，隨後又折回到まふゆ的身邊。 

 

「……不繼續吃了嗎。」 

「哼，看見你那張臉我就飽了。真是的……」 

「這樣啊。」 

「……吶，我說你。從剛剛開始就一直往人群裡面看，到底是在看什麼？」 

 

直覺自己再跟まふゆ賭氣下去會沒完沒了，為了避免心情繼續變差，絵名決定換一個話題。 

 

「沒什麼。」 

「……」 

 

然而まふゆ依舊毫不領情。 

雖然早就料到會是這樣的結果，但絵名還是再度因為對方的無趣而感到那麼點無奈。 

 

「唉……你這人。今天可是難得的舞會，你難道要一直這樣站在角落發呆到結束嗎？」 

「……」 

「都特地裝扮成了和平常不同的樣子？」 

「……？」 



 

察覺絵名似乎話中有話，まふゆ回過頭將注意力放回到她身上。 

 

「我……稍微有點意外呢。那個總是以符合『朝比奈家大小姐』的姿態，容貌端正、品格高潔又完美的ま

ふゆ，竟然會穿著男裝出現在這裡。」 

「……」 

 

原本也望著遠處發呆的絵名，發現まふゆ正在盯著自己之後便也看了回去。 

 

「……說不定也有些開心？因為是你自己決定裝扮成這樣的吧。可以暫時脫下『朝比奈』的面具喘口氣

的機會並不是那麼常有的。」 

「絵名、看見我這樣的打扮覺得開心嗎？」 

「……你真的很不會聽人說話耶。」 

 

聽見まふゆ的回應，絵名皺著眉頭露出有些複雜的表情，然後轉頭移開了視線。 

 

「我是說，你能夠依自己的想法去做和平常不一樣的事情……這是一個令人開心的進步。這樣聽懂了

嗎？」 

 

她的耳根泛著點紅，語氣聽起來也比往常柔和一些。 

 

「……我不知道。」 

「唉……」 

「但是，能夠明白絵名很溫柔的這件事。」 

「……所以說、到底為什麼會理解成那樣啊？」 

 

絵名的語氣帶著不滿、同時略為激動地將雙手交叉在了胸前，但表情看起來不像是生氣的樣子。 

 

「嘛，算了。然後呢？你真的要繼續在這裡罰站？」 

「……絵名不用管我也沒關係吧。」 

「那種台詞我可不接受喔。」 

 

絵名用鼻子輕輕哼了一聲。 

 

「別忘了是你先跟我搭話的，而且還破壞人家享用美食的好心情。作為補償，直到我滿意之前都不會輕

易放過你的，給我做好覺悟吧。」 

「……」 

 

聽見絵名的發言，まふゆ雖然表情沒有什麼變化，但身體像是感到無奈般地深呼了一口氣。 

 



「……還真是任性呢。」 

「就說我一點都不溫柔了。對吧？」 

 

絵名說完之後露出了有些得意的笑容，然而まふゆ只是淡然地看了她一眼。 

 

「怎樣都好。就隨你喜歡吧。」 

「喔，那好——那麼你就稍微協助我一件事吧。」 

 

邊說著，絵名轉頭看了看四周。 

 

「你也感覺到了吧？從剛剛開始就一直有各種視線往我們這裡集中。你那個打扮雖然會讓大家一下子

認不出來是你，但引人注目的程度和原本的樣子比起來可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會引人注目不是因為絵名跑到我旁邊大呼小叫的緣故嗎。」 

「我才沒有大呼小叫！根本就是因為你的外型帥氣到莫名其妙的程度……啊、不，沒事。」 

 

大概是講錯了什麼話，絵名連忙撇過頭然後清了清喉嚨。 

 

「——不過確實也不能說和我毫無關係。那些人現在一定都相當好奇吧？究竟是哪家的公子可以站在

東雲家大小姐的旁邊，而且兩人還相談甚歡許久、好奇地不得了呢。」 

「我們有相談甚歡嗎。」 

「……那種小細節就別管了。回歸正題吧，所以說在奇怪的緋聞臆測滿天飛之前，想讓你幫忙一件事。」 

「——拒絕你？」 

「才不是……！而且真要拒絕也應該是我來當拒絕人的一方吧？！真是的。我想做的是相反的事情啦、

相反。」 

 

『為什麼總是那麼想拒絕我啊？』絵名皺著眉頭碎碎念著。 

 

「？」 

「……舞。陪我跳個一支左右，應該沒有很困難吧。」 

 

見まふゆ只是呆呆地盯著這裡、好像還是沒有理解自己意思的樣子，絵名輕嘆了口氣，然後又接著繼續

補充： 

 

「與其留下不必要的想像空間，不如直接讓那些人的猜測變成事實——給他們看到我們共舞的樣子，順

便還可以讓想來騷擾我們兩個的人知難而退。這不是很好嗎？」 

「……」 

「如何？反正你現在用的也不是真實身份，陪我一下應該無所謂吧。」 

 

聽完絵名的解釋之後，まふゆ思索了一下。 

 



「……以絵名來說，算是個不錯的提案。」 

「你啊，還是想辦法改改那種說話方式好嗎？真的是聽了就火大……嘛，那總之我就當你是答應了喔。」 

 

絵名說完後就放鬆了原本抱在胸前的雙臂，然後將手掌自然地垂放交握在身前。她盯著一旁的まふゆ，

不發一語地像是在等待著什麼似的。 

 

「……」 

「……」 

 

然而まふゆ就只是靜靜地和她對視，完全沒有做出任何其他的行動。 

 

「……我說你，該不會是打算讓淑女開口向你邀舞吧？可別告訴我你不知道這種時候應該要怎麼做。」 

 

大概是終於等得不耐煩了，絵名對面前的人挑了下眉毛同時抱怨了幾句。 

 

「……我知道了。」 

 

まふゆ淡淡地回應道。 

隨後她稍微挺直了身子，將左手背到後方，同時將右手掌心朝上、伸向絵名面前，接著鞠了一個躬，做

出邀請的動作。 

 

「請問在下是否有這個榮幸能與您共舞一曲呢？」 

 

她的臉上也不再是剛才那愛理不理的表情，取而代之的是洋溢著自信的笑容，以及意氣風發的語氣和

態度。 

 

——嗚哇、這種毫無破綻的感覺是怎麼回事…… 

 

看見這個畫面的絵名只覺得內心受到了不小的衝擊。原本還以為まふゆ會隨便應付自己了事，沒想到

居然演得這麼認真，實在是出乎意料。 

另一方面絵名也注意到了，就在まふゆ對自己伸出手的時候，有無數比剛才更加熱切的視線投往這個

方向……這下子她可也不能輸啊。 

 

「——當然了，樂意之至。」 

 

回以一個優雅的完美微笑之後，絵名將左手放上了まふゆ攤開的右手掌心。 

 

「謝謝，我的女士。」 

 

接著絵名的手背上有某種輕柔的觸感一點而過。 



 

「？！、你……你這人，不會有點賣力過頭了嗎……」 

 

被まふゆ更加超出預想的行為弄得有些心慌的絵名，忍不住對她小聲說了一句。 

 

「是絵名說要做得接近事實的吧。」 

 

然而這個剛執行完吻禮的人卻依舊面不改色，說完話後又掛上了那副親切的笑容。 

 

「……真是的、…」 

 

絵名決定把現在內心的鼓譟和週遭群眾的嘈雜聲當成一體的，這樣會讓自己感覺好受一些。 

……雖然不管哪邊的聲音都代表自己已經輸給面前這個人了，真的是很不甘心。 

 

『……這個笨蛋。』一邊挽上まふゆ的手臂，絵名用只有自己才聽得到的音量又補了這麼一句。 

 

兩人就這樣不急不徐地往中央舞池走去，期間可以感受到有不少人對他們行以注目禮。 

 

像這樣成為眾人目光焦點的狀況，絵名其實並不討厭。因為跟往常不同，她不需要去迎合任何一位權貴

公子、也不必應付某個只是想來沾光的愚蠢平民——那些人在意的只有如何利用她的家世背景來彰顯

他們自己的高貴，或是能夠從中撈到些什麼好處而已。 

 

……但現在，她的對象是那個不在乎任何事物的まふゆ。 

即使她明白まふゆ大概也沒那麼在乎自己，只是被半強迫式地拉來配合自己的任性而已——但這種事

怎樣都無所謂，只要能夠確定她別無二心，那麼絵名自己也能放鬆心情、毫無壓力地和她相處。 

 

真要說還有什麼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現在這個場合除了自己以外、沒有任何人知道まふゆ的真實身

份了吧。 

即使沒辦法改變自己身為『東雲家千金』的事實，但只要站在自己身邊的是一位充滿謎團的青年，那麼

大家的焦點就也不會放在彼此的身份差異上——他們只會想破頭也想不出那位青年究竟是何方神聖而

已。 

雖然對まふゆ有些抱歉，不過既然她今天做了一個毫無包袱的打扮，那麼順便替自己分擔點東西走也

無妨吧？絵名如此心想。 

 

在移動到一個稍微空曠的定點後，まふゆ走到了絵名的正前方，然後將右手放在胸前彎下了腰——舞

蹈開始之前，彼此行禮是必要的。 

隨後絵名自然也拎起了兩側的裙擺，對まふゆ微微蹲下欠了身。 

 

——還是頭一次這麼正式地和まふゆ面對面互動，總覺得有些緊張呢。 

 



抬起頭看著又往自己貼近了一步的まふゆ，絵名突然感覺週遭的空氣似乎變得有些稀薄了。 

 

——說起來，我也從來沒有和她靠得這麼近過吧？ 

 

一邊想著，絵名牽上了まふゆ的右手，然後將另一隻手搭在她的胸前。 

而理所當然地，まふゆ空著的那隻手便環上了絵名的腰。 

在兩人視線交會的一瞬間，絵名彷彿覺得自己要被吸進那雙深不見底的靛紫色、不禁屏住了氣息。 

 

「說起來，絵名、能跟上舞步嗎？」 

「……什、…你是把我當成笨蛋了嗎？」 

 

……若不是那張姣好端正的臉龐接著吐出了如此令人生氣的話語，絵名可能一時半刻還沒辦法回過神

來。 

 

「哼，跟我比起來先擔心你自己吧。你從來沒有跳過男步不是嗎，事到如今真的沒問題？」 

「……」 

 

對於絵名不甘示弱的質疑，まふゆ僅僅是用微笑回應。隨後她便領著絵名切入了大廳內音樂的拍點，開

始踏起了優雅的步伐。 

 

「什麼嘛……你根本就很會跳啊。難道你家的教養連男性的舞步都需要學習嗎？」 

 

跟著まふゆ踏步、在她的引導下轉圈，讓裙擺揚起好看的弧度。絵名跳過社交舞蹈的次數也不算少，但

如此令人舒適暢快的體驗說不定是第一次。感覺身體很自然地動了起來，完全不需要去煩惱如何配合

對方的節奏。 

 

「……我只是、在上舞蹈課練習的時候看了不少次而已。」 

「哈啊？只是看看就學會了，而且還跳得這麼完美？你到底是有才能到什麼地步啊……」 

「……」 

「真的是令人不爽的傢伙……」 

「絵名好吵。」 

「哈啊？！」 

 

兩人就這麼一邊跳著、一邊進行著針鋒相對的對話。但奇妙的是，她們的默契連一次都沒有中斷過——

在旁人看來，這兩個人肯定是呼吸相當契合的一對優秀舞伴吧。 

事實上，舞池確實也已經空出了大半空間留給她們。不知不覺中，幾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只是

絵名似乎還沒有察覺到這件事。 

 

「你這人真的是……」 

「絵名。」 



「……幹嘛？」 

「小心腰。」 

「欸、什麼——？！」 

 

顧著碎碎念而沒有注意到音樂來到一個高潮處的絵名，在まふゆ巧妙地借力使力之下成功地完成了一

個向後下腰的動作。 

因為驚嚇而一下子失去反應能力的她，只能愣愣地讓腰間的重量託付在まふゆ的臂彎裡，然後盯著對

方那張現在在自己正上方的標緻面容，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 

「要起來了喔。」 

「喔、喔……」 

 

在まふゆ把絵名拉起來之前，僅僅只有數秒鐘的時間——但對絵名來說卻像是有數分鐘那麼長。 

並且在這之後，她突然變得像隻溫和的小貓，就只是順從地配合著まふゆ的舞步。不要說抱怨了、甚至

連視線都不敢和面前的人對上。 

 

「……絵名。身體沒有不舒服吧，你的臉很紅。」 

「吵、吵死了。現在暫時不要跟我搭話啦。」 

 

雖然不曉得まふゆ的關心是不是真心誠意的，但這對現在的絵名來說一點幫助也沒有。 

 

——這該死的心跳、可以不要再繼續加速了嗎？！ 

 

她光是要想辦法讓自己冷靜下來就已經很吃力了。 

只是——一旦察覺那個害自己心動到莫名其妙的罪魁禍首就近在眼前，而且不論是手上還是腰上都可

以確實感受到對方的溫度時，絵名感覺不管對自己再說幾次冷靜都不會有用了。 

 

「……絵名。」 

「什、什麼啦。不是說不要跟我說話嗎。」 

「只是提醒你一下，曲子快要結束了。」 

「……啊、等等…」 

 

這次絵名很快就理解了まふゆ想提醒自己什麼。 

現在跳的舞步雖然是常見的社交舞蹈之一，但絵名鮮少有機會和對手跳到最後結束的地方。理由當然

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為和對方話不投機、簡單說就是相處不愉快，導致絵名總是三兩下就敷衍了事，根

本不想給對方更多機會。 

至於剩下的理由——自然就出在舞蹈的部分了。 

 

「你、真的沒有問題嗎？不用勉強喔？」 



「……」 

 

隨著關鍵的旋律越來越近，絵名也漸漸緊張了起來。但まふゆ卻一直維持著同樣的微笑，絲毫看不出她

有任何一點不安的感覺。 

 

「——絵名只要放輕鬆就可以了。」 

 

就在最後，當絵名迴轉完的身子落進まふゆ的懷中時，聽見了她用和平常無異的平穩嗓音如此說道。 

不知為何，絵名覺得那是她這輩子聽過的、最讓人感到安心的聲音。 

 

決定將身體的重量全部交給まふゆ的絵名，接下來只感覺到自己的臀部被一把抱起——緊接著整個舞

池、大廳……以及整個世界都開始旋轉了起來。 

在天花板迷亂的燈光中，唯有まふゆ精緻的五官是立體清晰的。失去重力感的絵名甚至覺得自己彷彿

身處在某種夢境，而有那麼一瞬間、她看見まふゆ對她露出了一抹發自內心的、真實的微笑。 

 

——但那肯定是、錯覺吧。 

 

也許是三圈、或者四圈？絵名沒有細數自己究竟在半空中滯留了多久時間。但在被まふゆ放下來之後，

她總有種大夢初醒的感覺……就連不久前還在強烈鼓動著的心臟，都突然恢復了安穩的頻率。 

接著她和まふゆ順利跳完了舞蹈最後剩下的部分，對彼此行完結束的禮，並且獲得了整個大廳的滿堂

喝采。 

然而絵名對此並沒有任何實感——她現在只想知道自己剛剛對まふゆ那莫名其妙的情緒究竟是從何而

生、如今又消失去了哪裡？ 

 

為此絵名又拉著まふゆ回到了大廳的某個角落。 

 

「已經跳完舞了吧。絵名還有什麼事嗎。」 

「……有些想問你的事情。」 

「？」 

 

絵名看起來有點困惑，似乎是不曉得該如何開口才好。但她還是試著組織了話語並說出口： 

 

「你……剛才、真的笑了嗎？」 

「……是指什麼。」 

「就是……最後和我一起轉圈的時候。」 

「……」 

 

聽了絵名的問題，まふゆ思考了一陣子。 

這令絵名有些意外，因為她感覺考慮得很認真的樣子。 

 



「……我不知道。」 

「嘛……我想也是。」 

 

絵名嘆了口氣，但她這次沒有輕易放棄追問。 

 

「那你還有什麼其他的感覺嗎？」 

「……」 

「什麼都可以，說說看？」 

「總覺得現在的絵名有點像奏。」 

「啊……不過多少可以理解了，有在意的事情就會想要追問到底的感覺。」 

「……」 

「哎呦，所以說還有什麼嗎？」 

「……我想、大概是——」 

「？」 

「——絵名很重吧。」 

「什、？！你、你有膽就再說一次看看——」 

「絵——」 

「不對！你不要再說話了！現在馬上給我閉嘴！」 

 

——啊、真是的！我幹嘛要為了這個笨蛋的事情煩惱啊？ 

 

被まふゆ完全不看氣氛的發言弄得一把怒氣又升上來的絵名，雙手抱胸背過了身子。現在她可是真的

看到まふゆ那張面無表情的臉就覺得火大。 

 

「你真的是個無藥可救的——」 

 

然而正當絵名還想要繼續數落身後那人的時候，一道不合時宜的尖叫聲劃破了整個大廳的喧鬧空氣。 

 

「咦、什麼？發生什麼事了……」 

 

絵名轉頭望向了聲音的來源處，只看見那裡的人群十分不安地在躁動著。在逐漸向外散開的群眾中心，

似乎有某個人影倒臥在地板上。 

 

「……咦、…」 

 

但在絵名還來不及理解狀況之前，一旁的まふゆ就迅速靠了過來，抓住她的手把她帶向了大廳的出口。 

 

「等、まふゆ！你突然間怎麼了？還有剛剛那是發生了什麼——」 

「——什麼都不要問。快點離開這裡。」 

「哈啊？」 



「好了快離開。」 

「等等、那你呢？」 

 

走出大廳之後，絵名反過來抓住了まふゆ的手，希望她能給自己一個合理的解釋。 

 

「……我還有必須處理的事情。」 

「什麼事情？剛剛那是很危險的狀況吧！」 

「……跟絵名無關。」 

「哈啊？！」 

 

說完之後まふゆ便甩開了絵名的箝制，丟下一句「總之快離開。」就又折回了大廳裡，加上此時已經有不

少驚慌的群眾開始從出口通過，導致絵名無法看清楚她究竟往哪個方向去了。 

於是，為了不被接下來會冒出的大量人潮捲入，絵名也只能快步地從走廊上離去。 

 

「那傢伙……應該不會有事吧。」 

 

——沒想到今天一整天亂七八糟的心情，最後竟然也在這麼亂七八糟的狀態下結束。 

 

絵名走出皇宮之後，看著已經稍微出現暮色的天空，嘆了一口很長的氣。 

 

 

 

「——喂，絵名。」 

「……什麼啊，原來是彰人啊。」 

 

絵名才剛從皇宮搭乘了馬車回到自己家門口，正打算進門時就被一個身著平民裝束的青年從背後叫

住。 

那是絵名的弟弟——彰人。 

而身為東雲家的次子卻打扮成那樣的理由，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就只是因為他單純地不喜歡遵循

上流社會那套禮俗罷了。 

 

「你已經好一陣子沒回家了，再不回來我都快要忘記有你這個弟弟了呢。」 

「……吵死了。我今天是特地回來警告你的。」 

「哈啊？我是有做了什麼需要被你警告的事情？」 

 

絵名漫不在乎地隨口回了一句，然而彰人卻突然臉色一沉，面帶警戒地看了看四周。 

 

「……大街上不方便說話，我們先進門吧。」 

「真是莫名其妙耶你……」 

 



雖然絵名已經在內心對這個老是神出鬼沒的弟弟翻了好幾次白眼，但她還是聽從彰人的話，領著他走

進了屋裡。 

 

「……說起來，老爸他在家裡嗎？」 

「不在。最近有個伯爵向他委託了畫作，似乎很急的樣子，還替他準備了專用的畫室讓他沒日沒夜地在

那裡畫到滿意為止呢。」 

「搞什麼……這算哪門子委託？」 

「誰知道——？但你也曉得他畫起圖來就跟著了魔一樣，不畫到完美是不會善罷甘休的。而且他不在家

裡我也落得輕鬆，沒什麼不好。」 

 

姊弟倆一邊閒聊，一邊走上了通往宅邸二樓的樓梯。 

 

「明明你自己畫起圖來也是那副鬼樣子……」 

「——哈啊？你是想跟我吵架嗎？」 

 

絵名在自己的房門口停下了腳步，然後轉過身面向彰人的方向。 

 

「真要吵架等你聽完我接下來要說的話再吵也不遲。」 

「……所以你到底是要說什麼？」 

「嘛，總之進房再說。」 

 

講完之後，彰人也沒問過絵名的意見就直接伸手打開她的房門走了進去。 

 

「喂、你給我等一下！哪有人這樣擅闖淑女的房間的啊？！」 

「少來了。你根本就不是淑女好嗎？快點進來。」 

 

對於絵名的不滿，彰人只是不以為意地伸手揮了揮。 

 

「啊——真是的！為什麼不管哪個傢伙都這麼讓人不爽啊？」 

 

絵名激動地握拳往下方揮舞了一下，隨後才跟著進入了房間。 

 

在關上房門之後，絵名看見彰人雙手抱胸、看起來表情十分嚴肅的盯著自己。 

 

「幹嘛？」 

「——你今天為什麼會去參加舞會？」 

「哈啊？」 

 

絵名困惑地眨了眨眼。 

 



「我要去哪裡應該是我的自由吧？而且你為什麼會知道我去參加舞會……難道是已經有什麼流言傳開

了？」 

 

此時絵名的腦中閃過許多自己和まふゆ共舞的片段。在想像變得更加清晰之前，她連忙甩了甩頭試圖

把那些畫面趕出腦海中。 

 

「才不是——笨蛋。你的事情早就已經被後面發生的狀況給蓋掉了，根本沒人在乎。」 

「什、什麼啦，那種令人火大的說法！還有你怎麼講得好像你也在現場一樣啊？」 

「我的確在啊。」 

「……哈？」 

 

彰人出乎意料的發言，讓絵名一瞬間突然語塞了。 

 

「我也在那裡。所以當我看見某個笨蛋姊姊和敵人開心共舞的場景時，當下簡直是覺得丟臉到無法直

視。」 

「……等等，你到底在說什麼？敵人又是？」 

 

一下子接收太多訊息導致絵名有些難以消化。她沒辦法理解為什麼弟弟現在看自己的眼神要帶著怒意

——明明自己就沒有做錯任何事才對。 

 

「吶，你是不是誤會什麼了？和我一起跳舞的人可是まふゆ喔，那個朝比奈家的大小姐。雖然不知道她

今天為什麼要穿男裝，但你又是怎麼了？總不會是吃醋吧，我可不記得我有個這麼喜歡姊姊的弟弟

喔。」 

「啊啊、對。既然你知道那是朝比奈家的人就好說了。」 

「……什麼意思？」 

 

彰人表情無奈地用手掌順了順自己的頭髮，然後繼續開口說道： 

 

「……朝比奈家族，他們在皇宮裡的地位排行相當靠前。名聲跟勢力之大就不用說了，然而除此之外還

有一件比這些都要來得更加重要的事情—— 

 

「——他們家族是世襲的、聖殿騎士。」 

 

「…………哈啊？」 

 

聽完弟弟的發言，絵名呆愣了許久才吐出這麼一個音節來。 

 

「你問那傢伙為什麼要穿男裝？這不是很明顯嗎，因為她今天有警戒會場的任務在身啊。」 

「……警戒？」 

「嘛。剛剛在會場裡其實躲了不少聖殿騎士，畢竟這麼大的宴會，總是容易成為——」 



「——刺客。你想說的是這件事嗎？」 

 

話說到一半被絵名打斷的彰人，挑起眉毛露出一副『喔，事到如今終於聽懂了嗎？』的表情。 

 

「那也就是說，剛才的騷動是你幹的好事？」 

「……這個部分就和你無關了。」 

「什麼啊！擅自跑回來和我說了一堆莫名其妙的話，結果還是不敢讓我知道你私底下做了什麼骯髒的

事情嗎？」 

 

聽了絵名說的話，彰人突然變了眼神。然後他像是吃了炸藥一樣，一隻手『碰！』地越過絵名的肩頭大力

拍在她後面的門板上。 

 

「——和我比起來，那些傢伙做的事情才更骯髒。」 

 

雖然稍微被弟弟的舉動和猙獰的表情給嚇到了，但絵名並沒有示弱。 

 

「……所以呢？你以為像這樣毫無根據地告訴我，說我的朋友是你一直以來不斷追殺的那些十惡不赦

的大壞蛋——我就一定要接受嗎？」 

「絵名、你……！」 

「別開玩笑了！你根本就一點都不了解まふゆ，少在我面前對她說三道四的！她到底是或不是壞人，我

會用自己的雙眼去確認——輪不到你來告訴我該怎麼做！」 

「……啊——可惡、！」 

 

見到絵名的態度堅決，彰人握緊了原本按在門板上的手，用力把拳頭揮向了一旁的空氣。 

 

「……你完全不明白待在聖殿騎士身邊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情！那些整天沉浸在陳腐權力和殘酷制度

中的垃圾，任何身邊的人對他們來說都只是棋子——等到哪天發現沒有利用價值了，就會被隨意地抹

殺和丟棄。拜託你搞清楚自己的立場好嗎？！」 

「……嗯。所以你到底是說完了沒有？」 

 

絵名就只是靜靜看著彰人在自己面前歇斯底里，然後冷冷地說道。 

 

「……啊啊，好吧。如果你堅持要無視我的忠告那就隨便你，我可沒有餘力再去從聖殿騎士手中保護一

個蠢蛋姊姊。」 

「那很好，我也沒有拜託你來保護我。」 

「……哼。」 

 

稍微恢復冷靜的彰人，在瞥了絵名一眼之後，就離開她的身邊走到了位於房間後方的窗戶旁。 

 

「啊、順便和你說一聲，今天應該是我最後一次回這個家。高興吧？你以後都不會再看到我了。」 



 

他一邊打開窗框下的木栓，一邊說著。 

 

「說什麼呢，本來有沒有你就沒差了。要走就快點走。」 

 

絵名雙手抱胸忿忿地回應道。 

 

「……」 

 

然而推開窗戶之後，彰人維持一隻腳跨上窗台的姿勢，又回過頭來看著絵名。 

 

「幹嘛？」 

「不，只是想起忘記和你道謝了。」 

「哈啊？」 

 

見到絵名一頭霧水的反應，彰人露出了一抹壞笑。 

 

「多虧有你幫忙拖住那個朝比奈家的人，我才能找到警備的破綻完成任務。所以我想跟聖殿騎士當朋友

或許也不是完全沒有意義吧——哈哈。」 

「————、？！」 

 

在理解了彰人話中的含意之後，絵名感到一股難以忍受的火氣從胸口升起。 

 

「彰人、你這傢伙————！」 

 

然而當絵名打算衝上去給那個口出妄言的弟弟一拳的時候，他已經從窗戶一躍而下——等到絵名從窗

邊看出去時，大街上早已沒了他的蹤跡。 

 

「……可惡。」 

 

無處發洩怒氣的絵名忍不住重重地捶了窗台一下。 

 

「什麼聖殿騎士、什麼刺客啊……」 

 

她一邊碎碎念著，一邊轉過了身，將身體倚靠在窗邊。 

 

老實說，絵名現在腦袋還是一片混亂的狀態。雖然剛才一心護著まふゆ才會對彰人說出了那樣的話，但

事實上她也不認為彰人會無聊到編出這種奇怪的謊言——而且這件事情的嚴重性甚至還讓他急到直接

跑回家裡來告誡自己。 

 



「如果、真的如彰人所說……まふゆ是聖殿騎士的話。」 

 

絵名回想起了今天在宴會大廳發生的種種。 

 

『——那個打扮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穿男裝？』 

『……這個樣子比較方便行動。而且也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那個穿著男性裝束、擺著一副愛理不理表情的まふゆ。 

 

『……吶，我說你。從剛剛開始就一直往人群裡面看，到底是在看什麼？』 

『沒什麼。』 

 

……那個總是不發一語、放空似的望著遠方的まふゆ。 

 

結果，沒想到打從一開始まふゆ告訴絵名的答案就是事實——就連她那不時眺望人群的行動，都是因

為身負警戒會場的任務而必須執行的吧。 

……然而。 

 

『是你自己決定裝扮成這樣的吧。』 

 

『——你能夠依自己的想法去做和平常不一樣的事情……這是一個令人開心的進步。這樣聽懂了嗎？』 

 

——絵名卻在完全不知情的狀況下、說出了如此自以為是的話來。 

 

「……哈哈。」 

 

想到這裡，她不禁乾笑了幾聲。 

 

「笑死人了，什麼叫做『依自己的想法』啊。 

「まふゆ今天會做那樣的打扮不就只是因為任務需要嗎？到頭來她還是跟往常一樣，只能遵循著他人定

下的規則行動……就像個笨蛋。」 

 

一邊說著，絵名不由得下意識地用雙手揪緊了自己的裙擺。 

 

『……我不知道。 

『但是，能夠明白絵名很溫柔的這件事。』 

 

「——居然還把我一廂情願的想法解讀成這樣、到底是笨到多無可救藥的地步……」 

 

慢慢地、絵名倚著牆壁蹲坐了下來。 



 

「……真的是個、大笨蛋。」 

 

她抱著自己的膝蓋，將表情隱藏在衣服的布料中。 

 

「如果有任務在身的話、就不要和我搭話啊……」 

 

「為什麼要配合我的任性……還讓我天真地以為可以把多餘的壓力加諸在你身上……」 

 

「……為什麼、要答應和我共舞……」 

 

絵名縮了一下身子。 

 

「你這樣…、… 

「不就、害我變成……彰人的共犯了嗎…………」 

 

「…………笨蛋……」 

 

混著些微哽咽的呢喃聲、隨著那將窗簾吹起的晚風一同飄去，最後消散在了房間一角。 

 

夜色已經降臨，街道上負責提前點起路燈的人們工作也將進入尾聲。 

微弱的光線從窗外落進了房內，多少減輕了裡頭昏暗沉重的空氣。 

 

對絵名來說，獨自懷抱悲傷去度過夜晚並不是多麼稀奇的事情。 

但這還是第一次、她深刻地感受到內心又多了一人份的痛苦。 

同時，絵名也十分清楚—— 

 

——那就是、這樣的夜晚，未來恐怕還會再持續下去。 


